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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洪涛 张一鸣 中国经济时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以下简称《能源法》)将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能源法》填补了我国能源领域基础立法空白，搭建起了我国能源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由此加快形成以《能源法》为核心基础、以能源子行业相关法律为关键组成部分、以能源行政法规和规章为补充的能源法律制度体系，对促进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第一，《能源法》在我国能源领域具有基础性和统领性。　　
《能源法》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基础条件，适应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趋势，对能源领域基础性重大问题在法律层面作出规定，是我国能源领域基础性、统领性的高层级立法。《能源法》立法范围广泛，覆盖能源发展及相关领域，包括能源规划、能源开发利用(含化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市场体系(含能源市场建设与竞争机制)、能源储备和应急(含能源安全与供应保障)、能源科技创新、监督管理(政府监管与调控)与法律责任等。《能源法》是修订完善煤炭法、电力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等相关能源子领域专项法律的依据，对我国保障能源安全、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等具有深远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能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作为能源领域的上位法，《能源法》在统筹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发展、突出绿色低碳转型和可再生能源替代、明确煤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地位、增强石油和天然气国内供应保障能力、注重防范能源市场风险、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确立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任务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并为实施能耗双控向碳双控全面转型提供高层级法律依据，在上游开发方面，同期出台的新版矿产资源法与之相互衔接。　　
第二，《能源法》强调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并突出可再生能源发展。　　
保障能源安全是能源立法的重中之重。《能源法》首次在高层级法律层面提出保障能源安全的具体制度设计，包括能源规划制度、能源替代制度、能源有序开发制度、能源储备应急制度、使得保障能源安全有法可依。　　
绿色低碳转型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能源法》在能源的高效利用、保护环境质量、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也作出规定，将推动能源转型行稳致远。　　
一是重申节约能源资源。《能源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全面降低能源消耗，防止和减少能源浪费。”同时提出了落实这一目标的若干制度。　　
二是确立“碳双控”立法地位。《能源法》第五条规定的“国家建立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加快构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体系”，该条建立了能源与减碳之间的关联。　　
三是明确并强调了可再生能源发展与消纳。《能源法》第十三条提出的“国家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包括相关的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等。　　
四是强调了能源供需的各方参与。《能源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了能源需求侧管理制度及相应的各级政府权责，明确了对应电价机制的原则。　　
第三，《能源法》强调科技创新能力和能源市场化改革。　　
能源科技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支撑力，将影响系统的建设成效。《能源法》设专章规定能源科技问题，明确了科技创新的实施主体、创新方向、资金来源、辅助设施等问题，提出要建立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引领、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并且提出了不同能源形式和领域的能源科技的重点方向，同时规定了能源科技创新的资金来源问题，强调国家制定和完善产业、金融、政府采购等政策，鼓励、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能源科技创新。在实践中还对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务平台、产学研协同创新、信息技术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　　
建立统一高效的能源市场是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能源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能源法》第四十二条强调了“推动全国统一的能源交易市场建设”，规定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协调推动全国统一的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交易市场建设。其中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电力系统的物理基础和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能源法》第四十条规定，“国家鼓励、引导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投资能源开发利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促进能源市场发展。”　　
市场化改革是能源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有效监管是深化自然垄断领域改革尤其是定价改革的重要条件。《能源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国家推动能源领域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依法加强对能源领域自然垄断性业务的监管和调控，支持各类经营主体依法按照市场规则公平参与能源领域竞争性业务”。《能源法》第四十三条强调了信息披露对监管的重要性，给能源输送企业规定了强制开放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普遍服务等义务。《能源法》第三十六条强调“以用户为中心”。　　
第四，《能源法》将新能源产业作为下一步发展与改革的重点。　　
《能源法》实施后，新能源企业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进入快速发展期。氢能、储能等新兴能源被纳入《能源法》，显示出对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视，呼应了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的要求，也明确了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向。相关领域提前布局绿色发展的企业，都占据先发优势，但节能环保企业依然会面临挑战，虽然“碳双控”已经位列《能源法》之中，相应的节能环保企业、第三方咨询鉴证机构，以及碳市场相关企业的预期收益和相关投资机会也将大幅增加，但要把握住机遇还需要提升能源统计、碳核算等制度建设和基础能力。　　
国有能源企业的保供责任更重。《能源法》高度重视能源供应安全，并明确规定了能源保供、能源安全的政府和企业责任。石油天然气企业和煤炭开发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承担低碳转型和国际形势多变下的一次能源供应保障责任。电网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高速发展、新兴能源形态不断涌现、低碳电气化加速的背景下，也面临电网基础设施如何平衡高效市场和电力保供的压力，其中新型电网的物理系统需要更多的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以城市燃气为代表的公用事业企业，需要更好面临批发环节市场化和零售环节政府定价的矛盾，成本有效传导是下一步重点。　　
第五，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能源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仍需配套法规支撑。　　
《能源法》提出我国能源高质量发展基本要求，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仍需在落实方面作出努力，尤其是制定相配套的法规。重点包括如下方面。　　
一是能源资源安全是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重要领域。化石能源的“探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可再生能源的“源网荷储”“多能互补”，都涉及央地之间、地区之间、不同能源领域之间的规划协同。石油天然气还涉及海外资源获得与国内增储上产的平衡。《决定》提出的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各类主体有序布局海外流通设施，《能源法》并未作出具体规定，也缺乏相应的国内法保障。　　
二是能源和电力市场建设需要进一步立法保障。当前电力市场建设和电力体制改革面临的省间壁垒、电网设施与安全成本等问题尚未理顺，通过电力市场实现效率更优、通过政府调控(干预)实现平衡电力安全、省为实体的责任考核制度都是深化电改、构建电力全国统一大市场所面临的复杂条件。应制定规范电力市场的高层级法规，以明确规则和各方责任。　　
三是能源价格改革和机制建设需要配套法规支持。价格体制改革是完善要素市场和规则的核心任务。其中能源价格改革，居民电价、气价以及成品油定价都是未来五年的改革重点。《决定》强调优化居民定价的改革，既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又强调了改革重点，也说明这些领域的改革更加困难。应制定法规，与能源法、电力法、价格法相衔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规范各方行为，同时加快电力法等的修订。　　
四是现代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需要专业性法规来规范。涉及电网、油气管网等传统的自然垄断基础设施，以及充换电站、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能源、交通、通信“三基融合”。垄断基础设施的监管、定价还需专门法规予以规范。　　
五是公用事业领域需要与地方立法相适配。以城市燃气为代表的垄断性公用事业始终是改革难点。公用事业是地方事权，各地基本面和立法差异大，面临成本有效传导和监管压力。建议根据《能源法》规定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及时因地制宜制修订相关法规。
